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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创新社团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用户经常能够创新，并且经常无偿公开他们的创新。但

是，用户之间的非正式合作情况是怎样的？在创新中，有组织的合作情况又是怎

样的？答案是，在用户创新中，这两种情况都很常见。用户与用户之间的非正式

合作很平常，如帮助其他用户创新；用户与创新社团有组织的创新也很平常。创

新团队通常拥有能促进创新速度和效率的工具和基础设施，运用这些工具和设

施，用户能够得以开发、监测和扩散他们的创新。 
本章将首先阐述用户创新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可以将其有效地组织在一起。

随后，我将以软件开发领域非常成功的一种创新社团形式——自由和开源软件项
目为例，探讨这种社团所能提供的功能。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创新团队并不仅仅

局限于软件之类的信息产品的开发中，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将以风筝冲浪运动技

术设备开发中的用户创新团队加以说明。 
 
用户创新广泛分布  
 
当用户的需求各不相同，而创新者的信息具有粘滞性时，产品开发活动往往

广泛分布于各种用户，而不是仅仅由少量的高效的用户创新者进行。同时，不同

的用户可能会有不同的创新。正如第五章所展示的，个体用户和企业用户往往倾

向于能满足自己特定需求的创新，属于自己的“低成本创新利基”。例如，一个

专攻高台跳跃的山地车手，如果同时又是整形外科医生的话，他就可能综合这两

类知识进行创新：他可能发明一个座位悬椅以减少跳跃着陆时的震动；而另一个

具有不同背景的同样的山地车手——假设具有航空工程方面的知识——就可能
综合航空工程方面的知识提出不同的创新。佛莱明（Fleming，2001）研究了通
过已有元素的新组合而进行的创新，发现创新者会利用其在不同社团中的成员资

格而将原先无关的元素加以组合。鲍德温和克拉克（Baldwin & Clark，2003）以
及汉克（Henkel，2004a）则从理论上探讨了这种创新。 
这之中的潜在逻辑回应了埃里克•雷蒙德在软件调试的“林纳斯定律”中所

提出的观点。在软件业，一些细微的代码错误和“电脑臭虫”的发现修补成本非

常高（Brooks，1979）。但是，雷蒙德认为，同样的任务如果能向大的软件用户
社团开放，就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并且更快、更有效，因为每一个用户都可能

拥有识别和修补其中一些“臭虫”的信息。因此，雷蒙德认为“假设有一个足够

大的程序测试员和合作开发库，那么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快速地识别，因为对

其中的一些人而言，问题的修正方法是轻而易举的。或者，不太正式地说‘有足

够多的眼睛，就可以让所有问题浮现’”，“更多的用户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是

因为增加用户就增加了发现问题重点的途径⋯⋯对于“电脑臭虫”特征，每一个

用户都有不同的感性认识和分析方法，有不同的看问题角度。所以增加更多的程

序测试员，⋯⋯就增加了某些人的问题分析方法恰好与某些问题相匹配的程度，

这样，对那个人而言，问题就很简单”，雷蒙德如此解释（Raymond，1999，

pp.41-44）。 
这种情况类似于分散的用户创新，每一个用户都有创新的不同需求和创新相

关的其他资源，这对那个用户而言就可以开发一个特定的低成本创新（问题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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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若干用户的资源集合就可能经常意味着，有些资源正是解决许多创新开发

问题恰巧所需要的（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创新问题都能被用户低成本地完

成，甚至并不意味着这些创新问题用户都能完成。事实上，只有当制造商的产品

开发规模经济效应大于个体用户整体所拥有的更多创新资源带来的补偿时，用户

才会觉得创新比较便宜）。 
一些数据支持这些解释。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用户倾向于开发非常不同的

创新。为了检验具有商业意义的创新是由少数的还是由大部分用户开发的，我搜

寻了一些记录了后来被商业化的重要创新的功能资源的研究。如表7.1所示，在
这些研究中，大部分归功于用户的重要创新是由不同的用户完成的。换言之，用

户创新是广泛分布的，由具有不同需求、不同粘滞信息的用户完成。 
表7.1 
用户创新是广泛分布的，很少有用户完成超过一项的重大创新（NA：数据

无法获取） 

在这些重大创新的开发中用户的数量 

 1 2 3 6 NA 
样本量(n) 

科学仪器

a 

科学仪器

b 

工艺设备

c 

运动器械

d 

28 
20 
19 
7 

0 
1 
1 
0 

1 
0 
0 
0 

0 
1 
0 
0 

1 
0 
8 
0 

32 
28 
29 
7 

a． 来源：von Hippel，1988，附录：门电路（GC）、透射电子显微镜（TEM）、
核磁共振（NMR）创新。 

b．来源：Riggs & von Hippel，Esca & AES。 
c． 来源：von Hippel，1988，附录：半导体和拉挤工艺设备创新。 
d．来源：Shah，2000，附录A：溜冰板、滑雪板、帆板创新。 

 
创新社团  
 
用户创新者可能普遍愿意公开他们的信息，但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他们

是广泛分布的，每个人只有一项或少量的创新。如果他们的信息可以采用一定的

方法让他人方便地获取，那么这些用户整体“无偿公开信息的普遍性”的价值就

可以提高，这就是“创新社团”的重要功能之一。 
我将“创新社团”定义为一个由相互联系的个体和公司组成的有目的的联结，

这些个体和公司通过面对面沟通、电子或其他沟通方式等信息转换机制而发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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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他们可以存在于一个成员群的界限范围内，但并不尽然；他们经常为参

与者整合社团的特质——这里“社团”就被定义为是一个有目的的“个体联结的

网络，能够提供交往、支持、信息、归属感、社会认同感（Wellman et al. 2002，
p.4）”1，但也不尽然。 

创新社团的成员和贡献者可以是用户和/或制造商。当至少有一些创造发明，
并且愿意公开，同时有人对公开的信息感兴趣的时候，创新社团就可能得以发展。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发现这种条件在用户创新中普遍存在：用户在许多领域创

新，并且经常无偿公开；而这种公开的信息通常被制造商利用以创造具有商业价

值的产品——这也是许多用户对这种信息感兴趣的标志。 
创新社团通常是限定在特定领域中，通常作为与特定创新小类目相关的信息

的集合点和储藏室。它们可能仅仅由信息库和通讯录（以传统的和电子出版物的

形式）组成。例如，userinnovation.mit.edu就是这样一个专业网站，研究者可以
在这个网站上发布关于用户创新的发现和思想的文字。贡献者和非贡献者都可以

无偿地接触和浏览这个网站，非常方便地获取这些信息。 
创新社团也可以为参与者提供其他的重要功能。聊天室和公开发布的电子邮

件列表使得贡献者可以交流思想、提供互助；还可以提供给社团成员有助于用户

开发、评价和整合他们工作的工具——这些工具经常是社团成员自己开发的。 
所有上述的社团功能和其他更多的功能都可以在自由开源软件项目的开发

社团中找到。这种特别的创新社团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些普遍现象，也引起了公

众注意，所以我将对它们加以详细描述。首先我将探讨自由开源软件本身的历史

和性质，然后概括开发和维护这种自由开源软件开发项目（基于社团的开发）的

关键特征。 
 
开源软件  
在计算机程序编制的早期，商业“套装”软件很少——如果你需要能满足特

殊需求的特殊程序，你一般是自己编写程序或者雇佣他人为你编写程序。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大部分软件都是由高校和公司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编写的，

在他们的研究文化中，可以无偿提供和交换自己编写的软件，可以建立在他人软

件的基础上或对他人软件进行修改，并且可以免费共享修改后的程序。这种共享

的行为是“黑客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在开源程序员社团中，“黑客”是一个

褒义词，它代表有才气、乐于奉献的程序员2）。 
1969年，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署（DARPA）成立了

ARPANET（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网），这是第一个贯穿全美的高速计算机网络。
这个网络最后连接了数百个大学、国防项目承包商、研究实验室，最后通过互联

网获得成功。ARPANET允许黑客大范围地、方便地、低成本地交换软件编码和
其他信息，也允许他们传播黑客的行为规范。 
共享的黑客文化在一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

实验室为基地的程序员——软件黑客中非常常见（Levy，1984），80年代这个群
体受到了严重打击，MIT将他们的黑客成员所创作的程序特许给一个商业公司，
这个公司基于商业惯例，马上限制了这个软件的源代码3的使用，这就限制了非

公司的个体——包括那些在这个软件开发中起到协助作用的MIT黑客——继续
使用它作为未来学习和开发的平台。 
杰出的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程序员理查德•斯托曼，因为无法接触到共同开

发的源代码而苦恼不已；同时，他也为软件业出现的一个普遍趋势——开发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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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不允许其他人研究和修改的软件——而感到不愉快。斯托曼认为这些现象
在道义上是不合理的，侵犯了软件使用者自由学习和发明的权利。1985年，他创
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SF），着手研究和传播能保护自由接触软件黑客开发的
所有软件的合法机制。斯托曼这种开创性的思想利用了现有的版权法中的有关规

定，软件作者如果愿意让他们的软件成为“自由”软件，可以利用他们自身的版

权来签署许可，确保给未来的使用者许多权利。他们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签署一个

标准的软件许可来让与这些权利。斯托曼开发了用来实施这种开创性思想的许可

证书——通用公共许可证（GPL，有时被称为“版责（copyleft） 1”，与版权

（copyright）相对）。这些自由软件的基本权利包括可以无偿使用、研究和修改
源代码的权利，以及无偿向其他用户公开修改或未经修改的版本的权利。其他人

也开发了让与类似权利的许可证，现在在自由软件领域有许多这样的证书。自由

开源软件许可并不如早先所定义的无偿公开那样让与用户完整的权利，用户使用

具有类似GPL这样的许可证的软件时禁止了一些特定的行为，例如，用户不能在
他们用于出售的专有软件中包含GPL软件的内容4。事实上，开源软件源代码的

贡献者们非常关心这种禁令的执行以确保所有用户仍然可以接触到他们的源码

（O’Mahony，2003）。 
自由软件的观点并没有很快成为主流，产业界对此尤其抱怀疑态度。1998年，

布鲁斯•潘伦斯和埃里克•雷蒙德认为在斯托曼的“自由”软件这个术语中存在着

一个重大问题，这可能在商人们耳边敲响了不祥的警钟。因此，他们和其他杰出

的黑客们一起展开了开源软件运动（Perens，1999）。开源软件运用了自由软件
运动所倡导的许可证形式，但其主要理念不同于自由软件运动，更强调它的许可

实践的实际意义，而不是确保用户有运用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自由的道德意

义。在实业界和学术界，“开源”这个术语现在普遍用来表示自由和开源软件，

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术语。 
开源软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经济现象，开源软件项目的数量在急剧

增加。2004年，Sourceforge.net5——一个开源软件项目的主要基础设施供应者和
知识库——拥有83000个项目以及超过870000的注册用户；许多由商业公司开发
的软件在开源许可证的条件下发布。 

 
开源软件开发项目  
软件能被冠以“开源”无关于它是如何被开发的以及是由谁开发的，这个术

语指的是表明应用这个软件的许可类型。然而，开源软件可以让所有人免费获取

的事实，已经促进了一些典型开源软件项目开发的实践，它与商业软件开发模式

有极大的不同——看起来非常类似于前面提及的“黑客文化”的行为。 
商业软件供应商通常希望出售他们开发的程序，所以他们严格限制公司的员

工和合约商利用他们软件产品的源码。这种限制的结果是，只有少数内部人拥有

修正和改善这个专有程序的信息（Meyer & Lopez，1995；Young，Smith & Grimm，
1996；Conner & Prahalad，1996）。相反，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接触由作者发布的
开源软件的源代码。在早期的黑客时代，这种学习、使用和修改软件的自由是通

过信息共享和程序的合作开发来实现的——通常是刻录了程序的计算机磁带和
磁盘的实物共享和交换；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技术的

快速发展使得共享开发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创建和维持，同时，由于更易懂的项

目设计和通过网络获得的预包装的基础支持，新项目的实施变得日益简单。 
                                                        
1 也译作版权属左、反版权，译者注。 



 5 

今天，开源软件开发项目往往由寻求能满足自身需要的个体或小群体首先发

起。雷蒙德（Raymond，1999，p.32）认为“每一个好的软件工作都始于掻到了
开发者的痒处”，“太多的软件开发者将他们的时光消磨于那些他们即不需要也不

喜欢的项目中，但是在这个世界（开源世界）中不⋯⋯”。一个项目的创始人往

往成为项目的“所有者”和“养护工”，负担起项目管理的责任6。在早期，这些

个体和群体往往开发一个能反映其期望功能的粗糙的初始程序版本，所有人都可

以通过从项目的网站上下载而免费获得这种初始版本的源代码。项目创始人同时

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以便有兴趣使用和进一步开发程序的人可以用来寻求帮

助、提供信息或提供新的开源代码供他人探讨和检验。对于那些能成功引起他人

兴趣的项目，其他人会下载、使用、探讨这个程序——其中一些人会继续创作新
的或修正的程序，之中大部分然后会在项目网站上发布他们所做的一切，以便感

兴趣的人使用和鉴定。被项目创始人认为具有卓越质量和普遍意义的新程序和改

良程序会被添加到程序正版中。在许多项目中，对程序正版的添加只限于少数值

得信赖的开发者，这些少数人随后成为了拥有程序贡献者所没有的访问权的编程

看门人（von Krogh & Spaeth，2002）。 
开源软件项目参与者能获得的关键工具和设施包括向所有人开放的特定目

标的电子邮件列表。这之中，有程序使用者报告在使用软件过程遇到的软件不足

之处（“电脑臭虫”）的邮件列表；也有程序开发者可以分享项目的下一步骤、需

要添加的好品质等想法的邮件列表等。所有这些邮件列表向所有人开放，并且公

开保存，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再次访问，了解关于某一主题的过去和现在的建议和

意见。同时，开源软件项目的程序贡献者往往共同拥有一些必要的工具，如专业

的软件语言；它们往往不是某个项目专用的，而是在网站上可以获得。所有贡献

者共享的基本工具箱可以极大地方便相互交流。而且，开源软件项目拥有版本控

制的软件，这样贡献者可以将提交的新程序插入现有的项目程序中，检测新的程

序是否会引起现有程序的故障；如果是，这个工具可以帮助轻松回复到原有状态。

这使得人们有更多的实践机会进行“试试看”的检测，使得新贡献程序无意中破

坏程序的风险减少。开源软件项目的工具箱随着实践而发展，并且不断地被用户

创新者所改善，现在个体项目能运用如Sourceforge.net等网站提供的标准设施开
始工作。 
下面两个简短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开源软件项目的特色。 

 
阿帕奇网页服务器软件  
阿帕奇网页服务器软件可以用于那些拥有网页并为网络浏览者提供所要求

信息的网页服务器计算机。这类计算机是基于互联网的全球网基础设施的关键元

素。 
最后演化成阿帕奇软件的网页服务器软件是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大学生罗布•迈科库（Rob McCool）为伊利诺大学国家超级运算应用中
心（NCSA）工作时所开发的。迈科库开发以及定期修正的源码被发布在网络上，
这样其他网站上的用户可以下载、使用、修改以及进一步开发。1994年中当迈科
库离开NCSA时，一小群已经在自己的网站中采用了他的网页服务器软件的网主
决定承担起继续开发的任务。核心的八个用户收集了所有的文档和修正缺陷的方

案，并发布了一个补丁。随着时间过去，这个“补丁”网页服务器软件演化成了

阿帕奇。大量的用户反馈和修正导致了阿帕奇1.0的产生，阿帕奇1.0发布于1995
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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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中，经过许多用户的不断修正和改善，阿帕奇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最受欢

迎的网页服务器软件，并因其杰出获得了许多产业奖项。尽管受到了来自微软、

网景等商业软件开发商的强大竞争，它现在仍被全球数百万网站中的60％以上所
使用。用户和其他人对阿帕奇的修正和更新仍在继续，而其新版本的发布则由核

心的22位志愿者加以协调。 
 
Fetchmail——互联网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Fetchmail是用来从中央服务器“收取（fetch）”邮件到本地计算机的一种互
联网电子邮件应用程序。这个开源项目的开发、维护和改善是由埃里克•雷蒙德

来领导的（1999）。 
1993年雷蒙德开始思考邮件收发中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不满意现有的问题解

决方法。他回忆道（Raymond，1999，p.31），“我所要的，是能够将我的邮件传
到我家的系统snark上，这样有邮件时我就能注意到，然后能用我本地的工具处
理它”。雷蒙德决定尝试开发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他首先在开源的数据库中寻

找已有的、编程良好的应用程序以作为其开发的基础。他知道他可以在他人可能

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在开源软件（那时普遍称为自由软件）世界中，

这种方法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雷蒙德研究了许多备选的开源程序，选定了一个应

用很少的“popclient”。雷蒙德提出了对这个程序的许多改善，并且将建议寄给
了当时的popclient维护员，但popclient维护员已经对继续开发这个程序失去了兴
趣，所以他的回复是把popclient传给雷蒙德，这样雷蒙德可以进一步开发
popclient。 
雷蒙德接受了成为popclient维护员的职责，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接受了其

他用户的意见和建议，极大地改进了这个程序。他经常通过专门设立的电子公告

板上的信息与popclient用户沟通，精心地发展活跃popclient用户程序员列表。许
多用户回复以他们发现的问题的信息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提供他们为自己使用

而作的改进。这些意见和建议的质量通常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贡献不是来自

于随机样本，而是来自于那些对使用这个软件、了解其工作原理、试图解决所遇

到的问题并且提出看来合理的解决办法感兴趣的用户。任何一个有过这种经历的

用户很可能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贡献（同上，p.42）。” 
最后，雷蒙德实现了一个创新的设计，他知道这个软件能良好运行，因为他

和他的合作开发者每天使用、检测和完善它。Popclient（现在更名为fetchmail）
成为了数百万用户使用的标准软件。雷蒙德仍然领导一群志愿者维护这个软件并

根据新的用户需求和条件完善这个软件。 
 
创新社团物质产品的开发  
 
    用户创新社团不仅仅局限于类似软件这样的信息产品，他们在物质产品的开
发中也很活跃，并且方法很相似。正如创新社团为信息产品贡献的例子，社团贡

献给物质产品的包括从简单的信息交换场地到提供工具和基础设施装备良好的

场所。法兰克和沙对运动产品的研究描述了相对简单的社团结构。他们研究的滑

雪社团由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半专业运动员组成，这些运动员每年大约有十次机

会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的比赛中相见。根据法兰克和沙的研究，社团成员相互之

间非常了解，并且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一起。他们互相帮助，开发和改良他们的

运动设备，但是这个社团没有配备用于创新的专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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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复杂的物质产品创新社团在工具和基础设施方面类似于开源软件开发

社团。我们以最近成立的致力于开发和传播新型风筝冲浪设备信息的社团为例，

风筝冲浪是一种水上运动项目，使用者站在一块有点像冲浪板的特制滑板上，由

一只巨型的可操纵方向的风筝牵引。有关的设备和技术已经发展成熟，有经验的

风筝冲浪运动员在迎风和逆风情况下都可以操纵风筝，每次冲浪者和滑板能腾空

数十秒。 
为风筝冲浪运动设计风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涉及低速空气动力这个至

今人们并不熟悉的领域。早期风筝冲浪用的风筝都是由用户爱好者开发和制造

的，他们相互帮助发明了风筝冲浪技术和风筝冲浪设备。大约在2001年，长期对
风筝冲浪和冲浪用风筝开发感兴趣的MIT博士生索尔•格里菲思，认为良好的在
线社团互动有助于风筝冲浪的发展，因此，他建立了一个全球风筝冲浪运动用户

创新者社团的网站（www.zeroprestige.com）。格里菲思首先在网站上公布了一些
他设计的风筝的款式，提供了一些关于风筝制造和使用的有用心得和工具；他邀

请其他人免费下载这些信息，如果愿意也可以贡献他们自己的信息。不久，其他

创新者开始发布他们自己的风筝设计、为新手提供的建议，以及一些精良的设计

工具，如空气动力建模软件和快速原型设计软件等；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受聘于航

空公司的空气动力学家。 
注意，物质产品在设计阶段是信息产品。早先，设计的信息反映在一大张被

称为技术图纸的纸上，可以复印和共享；同单位的设计者可以了解和评价技术图

纸上的信息，机械师则用这些信息来制造信息所代表的物质产品。今天，新产品

的设计一般被编辑成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文档，这些文档可以被设计者设
计成二维的或三维的透视图；其中所包含的设计可以用不同的工程技术工具进行

自动评价，用以确定如设计的产品能否承受它们可能受到的压力之类的问题；

CAD文档可以随后被下载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这些设备就可以制造出设
计所包含的零部件。 
风筝冲浪社团共享设计信息的例子可以说明信息产品和物质产品之间的密

切联系。最初，社团的用户通过在互联网上传递简单的草图来交换设计思想。后

来社团成员发现制帆工厂用来从大匹面料上裁剪船帆的计算机控制裁剪机可以

用来裁剪冲浪用风筝的面料；他们也了解到制帆工厂对他们的业务感兴趣。因此，

创新社团的成员开始以CAD文档传递适合于制帆工厂裁剪设备的设计。如果用
户满意某个设计，他可以将CAD文档传递给当地的制帆工厂以便裁剪，然后用
户将他们缝合在一起或者委托缝纫厂缝合。这种方式下，从信息产品变成物质产

品只需要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完工的风筝总成本不过区区数百美元，远远

低于市场上风筝的价格。 
 
用户对用户的帮助  
     
显然，用户创新社团可以通过提供工具的形式为个体创新者提供有效的支

持，这些创新社团中的用户也倾向于以协作的方式行动。即，用户不仅仅传播和

评价已经完成的创新，他们也是其他重要服务的志愿者，如在开发和推广创新中

互相帮助。 
法兰克和沙（Franke & Shah，2003）研究了四个运动社团中用户互相帮助创

新的频率，发现这种帮助非常普遍（表7.2）。他们也发现，那些提供帮助的人更
可能本身也是创新者（表7.3）。被帮助的人的满意度非常高，其中的79％认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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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遇到相似的问题，我还会询问同一批人”。杰普森（Jeppesen，2005）也有
类似的发现：在计算机游戏领域有大量的自愿的用户对用户的帮助。 

 
表7.2 
为创新者提供帮助的人数 

提供帮助的人数 案例数 比例（％） 

0 
1 
2 
3-5 
6-10 
>10 

合计 

0 
3 
14 
25 
8 
3 
53 

0 
6 
26 
47 
15 
6 
100 

资料来源：Frank & Shah，2003，表4。 
 
7.3 
创新者帮助他人创新的倾向（p<0.0001） 

 
创新者 非创新者 合计 

提供过帮助 

没有提供过帮助 

合计 

28 
32 
60 

13 
115 
128 

41 
147 

资料来源：Frank & Shah，2003，表7。 
 
这种帮助现象是创新社团对社团成员的价值的重要体现。为什么人们愿意提

供帮助是一个值得分析的课题。答案现在并不完善，但随着调查研究的进一步进

行，神秘将会减少。现在已有的一个答案是这对提供帮助者有私人利益，对无偿

公布创新者也是如此（Lakhani & von Hippel，2003）。换言之，无偿帮助的出现
可能可以用以前讨论过的创新动机的私人-集体模型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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